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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
上午9时许，停靠在
日本东京湾的美国

“ 密 苏 里 ” 号 战 舰
上，举行了永载史
册的日本向同盟国
无条件投降签字仪
式。

麦克阿瑟将军
代表同盟国各参战
国签字。麦克阿瑟
从衣袋里掏出6支钢
笔放在桌子上，尔
后 ， 拿 起 其 中 一
支，签下神圣的第
一笔。他停下笔转
过身来，请身后的
温 莱 特 向 前 一 步 ，
把那支笔郑重地递
给他。

接着，又拿起
一支笔，签好第二
笔 后 再 次 停 下 来 ，
回身将第二支笔送
给了珀西瓦尔。

此时，温莱特
和 珀 西 瓦 尔 等 人 ，
离开东北边塞小城
西安的日军战俘营
还不到 10 天。东北
的 小 城 西 安 在 哪
里？两位中将是怎
样被俘的？又是怎
样 来 到 中 国 东 北
的？本文力求为读
者解开这些疑团。

辽源盟军高级战俘营记事
赵雪峰

如何回到奉天与大部队会合，这是个大问题！一方面，战俘们
多年营养不良，身体都极度虚弱；另一方面，没有交通工具，这
30多人的队伍如何走得了。为此，营救队员打开日军仓库，拿出
被日军扣留的食品分发给大家，又到当地中国百姓那里弄来了食物
和蔬菜。勤务兵们开始精心地烧制各种饭菜，改善伙食，让大家先
恢复体能。

交通工具如何解决？这成了大难题！营救队员随身携带的电台
在跳伞时摔坏了，日军的内部电话又时断时续，后来就根本打不通
了。8月20日，霍尔·雷斯多次联系奉天方面无果，拉马尔根据温
莱特将军的建议，决定由他返回奉天战俘营去想办法。

接下来，西安县战俘营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了霍尔·雷斯。霍
尔·雷斯不愁维护这里的秩序，和与日军沟通、稳定战俘们的情
绪，让他焦急的是，拉马尔走后，奉天方面一直没有消息。他每天
守在电话旁，多次联系，但一直联系不上。

8月24日，苏军空降西安县，霍尔·雷斯立马与苏军取得了联
系，说明情况，请求苏军协助。最后，苏军决定让盟军战俘们“使
用客车和卡车随同苏联士兵一起走陆路”去奉天。苏军很快找到了
几辆汽车，战俘们也早已打点好行装。8月24日晚上6点15分，
运送战俘们的车队驶出战俘营大门，向西安县城开去。至此，温莱
特已经在战俘营生活了3年3个月又18天。

撤往奉天的路并不顺利，甚至说很艰难。8月份的东北正是雨
季，道路泥泞，加之战争的破坏，桥梁垮塌，汽车多次抛锚，多亏
沿路的中国村民。温莱特在回忆录中描述说：一次，汽车深陷泥
泞，一群中国农民又推又拉，帮助汽车摆脱险境。温莱特很是感
激，拿出了100美元，准备当作报酬付给农民们，但农民们退回给
温莱特将军，他们表示是心甘情愿地帮助美国人。农民们的话深深
地触动了温莱特的心。他站在车上，面对这些淳朴善良而慷慨无私
的农民，激动地说：“对于你们所做的事，美国总统也会怀有此时
此刻我们内心的感激之情。”他写道：“如果不是这些中国人的帮
助，我不可能活着到达奉天。”营救队员霍尔·雷斯也感叹：“在奔
赴奉天的路上，中国人的超乎寻常的帮助，让我铭记至深。”

一行人跋山涉水，乘汽车换火车，甚至还有很长一段路，扛着
包裹在泥泞的山路上步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奉天。

“中国人超乎寻常的帮忙”
1992年10月，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收到

一封求助信，写信的人称自己在二战期间，曾
经在日军设立的“奉天俘虏收容所”里有过三
年痛苦的战俘经历，他本人非常希望在有生之
年能回到沈阳的战俘营旧址看一看。

写信人还寄来一张照片：一排战俘后面，
是关押他们的营房。

写信人叫约瑟夫·皮塔克，是一家名为
“奉天幸存战俘联谊会”组织的会员。

沈阳有日军设立的二战盟军战俘营？美国
驻沈阳总领事馆接到这封信后，安排当时的领
事助理杨竞先生，在沈阳市查找这所中国的官
方不见记载、史学界以及民间百姓亦鲜有人知
的战俘营。

在沈阳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杨竞只得去美
国调查、寻访知情者，查阅美国国家档案馆解
密档案，终于查证了沈阳及时称西安县（今吉
林省辽源市）存在关押盟军的日军战俘营的事
实。并根据相关记述，在2003年1月出版了
《奉天涅槃——见证二战日军沈阳英美盟军战
俘营》。

帷幕揭开，该书详细地披露了日军于二战
期间，在奉天设立战俘营，关押奴役从东南亚
战场转运来的美、英、澳等盟国军队战俘的事
实。在美国，杨竞采访了二战结束时来奉天执
行战俘营救任务的霍尔·雷斯先生，读到了他
所写的《奉天日记》，并将此日记收录在其书
中。该日记中称，关押在西安县日军战俘营的
温莱特中将刚得到解救时，恰逢 62岁生日，
将军与霍尔·雷斯在西安县战俘营合影留念。

杨竞拿到了这张照片。
这一系列史实，拨云驱雾，除去面纱，使

得日军在中国东北设立关押盟军战俘营的历史
浮出水面。

老兵来信揭开战俘营面纱

1941年12月8日（美国当地时间12月7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日军发动了

“对香港的空袭”。18天后，即1941年12月
25 日，守卫香港的英军抵挡不住日军的进
攻，港督杨慕琦向日军签署降书；一个多月后
的1942年2月15日，英军中将、马来亚总司
令珀西瓦尔投降；5月6日，伤亡惨重的美军
和菲律宾军在美国中将、菲律宾司令乔纳森·
温莱特率领下停止抵抗。期间，1942年 2月
14日，日军又发动爪哇战役，进攻荷属印度
（今印度尼西亚），到3月15日，爪哇战役结
束，包括荷兰中将海尔·塔·普尔顿在内的大
批盟军被俘。从 1941 年 12月初到 1942年 5
月初，在不到 6个月的时间里，在东南亚战
场，十多万盟军缴械。美国中将温莱特、英军
中将珀西瓦尔、荷兰中将普尔顿、英军中将希
斯、港督杨慕琦等大批将领和官员被关进囚
室。

为安置这些战俘，1941 年 12 月 23 日，
日本政府以天皇敕令的形式公布了《俘虏收容
所令》 (敕令第一一八二号)，并从 1942 年
起，在各占领区和日本本土陆续建造战俘营。
1942年10月，为使用盟军战俘充当日本掠夺
东北战略物资的劳动力，日军从菲律宾临时战
俘营挑选出近 2000 名有技术经验的盟军战
俘，装入“地狱之船”鸟取丸号，经过一个多
月的航行，押送至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的奉天
战俘营。1944年10月14日这天，温莱特等
90多名高级战俘到达伪满双辽县公署所在地
——郑家屯（今双辽市区）。

为了安置这批从台湾转迁来的高级战俘，
日军把日本关东军驻郑家屯警备队第十七大队
本部的一部分营房腾出来，建立了临时战俘
营，并称这里为“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一分
所”。据王铁军、高建著《二战时期沈阳盟军
战俘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出版）记载：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文档介绍，
1945年1月14日，日本俘虏情报局致驻日本
瑞士公使馆《移管战俘通报件》（俘通报第十
六号） 所列战俘名单显示：这处分所，从
1944 年 10 月开始，温莱特等第一批战俘到
此，才开始建立，其存在时间只有7个月。随
着陆续有战俘运来，最多时关押了900余名盟
军各级战俘，其中多数是高级战俘。其中，准
将以上军衔的达72人，校级军官476人。

1944年12月1日，日军又从这些战俘中
挑选出温莱特等16名高级战俘，连同他们的
勤务兵共34人，在寒风中启程，前往“奉天
俘虏收容所第二分所”。该分所位于战俘们以
前从未知晓的地方——伪满四平省西安县。

战俘来到北国小城

温莱特等被关押进西安县日军战
俘营后，日本人对他们的管束更加严
格，也愈加苛刻。战俘们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就连自己携带的御寒衣物
也常被日军看守收缴去。国际红十字
会等组织送来的食品衣物也被日军锁
在仓库里。寒风刺骨，零下二三十摄
氏度的日子，战俘们只能用报纸把木
质的窗户缝糊上，不让寒风灌进屋子
里。他们到处寻找能烧的东西，以便
能生些火取暖。寒冷的冬天终于熬过
去了，尽管有人冻坏了身体、有人因
地面太滑摔断了骨头，但天气还是慢
慢暖和了，日子稍微好过一些。

外边真实的战事情况，他们一点

也不知道。日本看守对战俘们严密封
锁消息，他们听到的都是日本人又胜
利的消息。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
待多久，甚至能不能活着出去也未知，
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忧郁。

战事的进展，并不如日本看守所
吹嘘的那样。随着盟军进攻力度的加
大，日本战败投降只是时间问题。此
时，解救在东南亚战场被俘的十几万
战俘，摆到了美军高层的面前。

在部署对日最后决战的同时，解
救囚禁在日军手中的战俘，防止日军
在最后时刻对他们采取疯狂行动，成
为美军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美军利
用各种途径，搜集盟军战俘营地点、关

押的人数等情报。他们对沈阳日军战俘
营的情况有了大体了解，但最重要的情
报，温莱特将军等高级战俘被关押在西
安战俘营的情报，美国人一点也不知
晓。

为营救关押在各地的战俘，美国
军方制订了详细的营救行动计划，秘
密组建战俘营救小分队，负责搜集情
报，并组织模拟训练。一旦时机成
熟，即分赴各地，开展营救工作。为行
动方便，这些小分队的行动均有代号。
奉天营救小分队的行动代号为“北美红
雀行动”，由6名美、日、中国籍的空
降兵组成，他们是：詹姆士·翰奈西少
校 （队长）、罗伯特·拉马尔少校(医
生)、爱德华·斯塔兹中士、霍尔·雷
斯下士、木户文雄中士(日裔美国人)、
中方派遣人员程师吾（翻译）。他们都
受过特殊技能训练，具有营救行动所需
的能力。特别是霍尔·雷斯下士，在美
军战略情报部门受过严格训练，除了母
语，还掌握法、德、俄、中4种语言，
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他们做好了一
切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即奔赴目的地。

组织行动小组

1945年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
布投降。次日凌晨，针对营救温莱特
等高级战俘的“北美红雀行动”6名
队员在陕西西安登上飞机，直飞奉
天。不幸的是，上午10点多，在奉
天日军战俘营附近跳伞降落时，被日
本巡逻队包围缴械逮捕。在日军审讯
他们时，经过反复说明，直到下午两
点，日军从广播中确定了投降的消息
属实，才对他们态度好了一些。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行动小组完
成了接收奉天战俘营的任务，但没有
找到温莱特等高级战俘，这让他们很
感疑惑。通过和奉天战俘营的日军头
目沟通，得知温莱特等被关押在西安
县第二分所。小分队立即行动，于8
月18日派霍尔·雷斯和拉马尔两人
去西安县执行营救任务。

此时，日本刚刚投降，一切处于
混乱状态。火车晚点是常态，加上为
阻止苏军的前进，日军此前又破坏了
一些铁路和桥梁，行车与路况变得十
分糟糕。一路上，尽管有奉天战俘营
的日军配合，但从奉天到西安县的
240公里路程，他们整整走了22个小
时，直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才到达西
安县第二分所。

早上8点，拉马尔和霍尔·雷斯
在西安战俘营的日军办公室里见到了

“瘦骨嶙峋，大约九十八磅，看上去
像一个衣衫褴褛的稻草人”的温莱特

将军。营救队员终于见到了他们飞行
上千公里、奔波几十小时营救的重要
对象，可以稍稍缓一口气了。

尽管有心理准备，但西安战俘营
条件之恶劣、战俘们身体状况之糟
糕，还是远远超出了营救队员的想
象：偏僻的地点、低矮的房屋、破旧
的军毯、瘦弱的身体、精神萎靡的战
俘……

3年多的囚禁生活，战俘们第一
次见到自由的美国人。当营救队员
告诉他们最想听的“日本投降了，
战争已经结束，我们来接你们回
家”的消息时，受到日军极严厉管
教 3 年多的战俘们，似乎没有什么
反应，他们一脸茫然，无动于衷，
甚至眼神还一直瞄着陪在旁边的日
军看守，想听到他们的指令。直到
营救队员反复说明，确定无误时，
战俘们才慌乱起来：有的人哭泣，
有的人欢喜，有的人忙着跑回囚室
收拾自己的东西……

艰难解救战俘

西安县即今辽源市，位于吉林省中南部，地处东辽河、辉发河
上游，东辽河发源于此。由于历史原因，属地及名称多次变化。九
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关东军占领了这里。日军守备队在县城建立南
北两个兵营，当地民众称“南大营”和“北大营”。高级战俘营即
为日军的“北大营”。

据有关资料介绍：北大营远离城市，孤立于县城北部的小山坡
上，修建完成后，戒备森严，其营房四周有壕沟，中间有电网，最里面
有铁丝网围着，铁丝网周围设有地下暗堡，由日军架枪日夜看守。至
1944年关押战俘前，实际上这里是一座法西斯集中营，里边关押着
大批抗日爱国志士和无辜平民。中国人被抓进去，没有人能活着出
来，不是被日本人喂了狼狗，就是严刑残害致死。所以，当时，附近的
村民们将这里看成是恐怖之地，经过这里时都绕着走。

关押战俘们之前，为确保安全，尽管时间急迫仓促，日军还对
此地进行了精心改造，加高了围墙、开挖了地道等。34名盟军战
俘被秘密地关押在此，度过了一段暗无天日的囚禁时光。

至于日本人为何把盟军高级战俘运往东北这座小城，据《历史
的记忆》作者记载和分析：1944年9月1日，日本陆军省次官发给
相关部门一道危急时刻战俘处理的指导训令——“陆亚密电第一六
三三号”文件，其中明确指出，由于“形势激变”，“为防止战俘及
军拘留者落入敌手，应适应时机调整战俘营及军拘留者集中营的位
置选定，移动的时机和方法”。

这一政策的实质，是“日本人决定要尽可能长时间控制这些军
官”，以便将来盟军进攻东北或日本本土时，或将这些战俘作为人
质，或作为日后谈判的筹码，或进行要挟之用。至于选址西安县，
也有多种原因：一是这里为伪满洲国内陆，比较隐蔽，相对比较安
全；二是这里靠近朝鲜，便于有情况时把战俘从朝鲜撤往日本本
土。

但人算不如天算，随着日本的迅速败亡，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
了。为了掩盖罪证，日军在撤退时，销毁了战俘营的大量资料、档
案，因此，关于西安县战俘营的许多情况，至今都无从详知。

东北光复后，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三旅曾驻扎在战俘
营；1948年，西安县解放后，战俘营成为西安县粮库；1949年
后，战俘营一分为二：一部分建筑划给了某驻军部队，部队调走
后，又成为辽源军分区驻地；另一部分建筑仍为粮库。

随着时光的迁移、城市的扩建和发展，战俘营内原有的建筑绝
大多数被拆除，只留下5间表面残破的日式建筑，也已经成为危
房，并列入拆除计划。直到2000年前后，它的秘密被揭开，史学
界、相关部门开始对这里进行了研究和保护。

如今，当地政府在这里建立了侵华日军辽源高级战俘营旧址展
览馆，这里也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吉林省国防教育基地。

值得补记一笔的是，2003年9月17日，美国“奉天幸存战俘
联谊会”的美国老兵访问团第二次访问沈阳，当年曾来西安战俘营
营救战俘的美国退役军人霍尔·雷斯也在其中。他并不知道西安县
已经改为辽源市，所以，无法找到当年的西安县。

2007年5月21日，霍尔·雷斯及夫人、9名当年的战俘再次访
问沈阳。此时，霍尔·雷斯知道了原来的西安县就是现在的辽源
市，但因年事已高，再也无法前往当年的战俘营了，只能留下无限
的惋惜。

（本文作者为吉林省政协主办原《文存阅刊》杂志编辑）

战俘营的前世今生

辽源市侵华日军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前的塑像

刚刚被从战俘营解救出来的盟军高
级将领合影。温莱特（前左）、爱德华·金

（前右）、摩尔（后左）、帕克（后右）。


